
“伟大工程三千里，几月完
成齐苦干。民众力量真魁巍，前
方流血后方汗，不是公路是血
路，千万雄工中外赞。”时任龙
陵县县长王锡光创作的《修滇
缅公路纪念歌》记录了抢修滇
缅公路的真实历程，并在当时
广为流传。

1938年 8月底，滇缅公路
终于贯通。据档案文献记载，至
1939年 7月“综计滇缅公路由
昆明至畹町，全长 959公里，共
有土方 19983960立方米；石方
1875497.055立方米；桥梁 536
座；石涵洞 2198 个，木涵洞
1114个；石挡墙 477.8米；铺路
碎石1108739.62立方米……”

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
发表文章称赞滇缅公路是“万
里长城一样的奇迹”。美国报纸
则称滇缅公路“可同巴拿马运
河的工程相媲美”。

这条云南人民“用手指抠
出的路”承担起了全国抗战物
资运输量的90%，数万吨汽油、
枪支、药品、机械等物资通过滇
缅公路运入内地。在中国共产
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的召唤下，广大爱国侨
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近
3200名南洋华侨青年组成“南
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驾驶
卡车来往于滇缅公路上，冒着
枪林弹雨为抗战前线运送军需
物资。

因打破了日军全线封锁、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迷
梦，滇缅公路也被日军视为眼
中钉，飞机轰炸、汉奸破路、间
谍活动猖獗一时。对此，我方制

定了《滇缅公路警备计划》，对
滇缅公路沿线防卫区域、兵力
分布、防卫任务等作了详细规
定。各驻防部队严防死守，沿线
民工即炸即修。

眼见武力封锁收效甚微，
日军转而寻求外交途径以切断
中国的补给。1940年，英日签署
《封闭滇缅路协定》，滇缅公路
被迫禁运三个月。然而，就在重
新开放滇缅公路的当天，日军
便开始了大轰炸，先后有超过
400架次的日军轰炸机疯狂扑
向滇缅公路，妄图掐断这根“东
方战场的输血管”。

1941年 1月 23日，日军第
14次轰炸功果桥，桥体损毁严
重且短期内难以修复。中国工
程人员的智慧在绝境中迸发。
泛黄的档案里记录下了这力挽
狂澜的壮举：启动“汽油桶浮船
到汽油桶浮桥”牵引车辆过江
的创新方案。这条简陋却坚韧
的“钢铁浮龙”，支撑起了滚滚
车轮，不仅粉碎了日军“三个月
内无通车希望”的狂妄断言，更
在至暗时刻打通了抗战物资的
命脉。

岁月轮转，烽火已熄。如今，
在昆明市滇缅大道上，滇缅公路

“零”公里纪念碑悄然矗立。从
“零”公里处出发的，从来不止一
条路，是绝境中压不弯的脊梁，
更是烽火中从未熄灭的信念。滇
缅公路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上
的通道，是一个载入中华民族抗
战历史的代表性符号，它承载着
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更镌
刻了抗战史上气壮山河、感天动
地的不朽丰碑。

9.绝地抢通 护路重生
1944年5月，滇西反攻战役打响，各族民工组成的抢修队

沿途修复被毁坏的路基和桥涵，保证后续部队和物资的运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滇缅公路

紧紧围绕着抗战，经历了抢修、军运、切断、复路的过程，完成
了抗战生命线的光荣使命。

畹町桥
位于瑞丽市畹町镇，横跨中缅界河，

是滇缅公路中国段终点所在。为提高承载
能力，畹町桥从便桥升级为石拱桥。1938
年 12月至 1942年 5月，49万吨援华物资
从这座仅 20余米长的桥梁输入。被日军
炸毁后，1945年 1月，原址架起云南首座
双排单层贝雷式钢架桥，再次承担起物资
运输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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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血肉铸就的历史丰碑
一份电令，字字千钧——“滇缅公路在此全民抗战期间，实为我

国防交通之唯一生命线。”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公文，而是一道生死时速的动员令。

1937年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七七事变，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随后，中国沿海重

要港口基本沦陷，日本军队想方设法切断中国大陆同国际社会的传

统交通线，妄图把中国变成一座孤岛。

当国家危殆、民族危机、人民危险，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既

是抗战大后方，又是抗战最前线和战略结合部，在此开辟一条安

全的国际运输通道迫在眉睫。

20余万云南各族儿女扛起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仅用9个月便

建成了从昆明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的滇缅公路（中国段）。

这条横跨云岭山脉、穿越怒江天险的抗战生命线，创造了世界公

路史上的奇迹，打通了中国对外作战和接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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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沿海港口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
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当时的条件有多艰
苦？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没有炸药，就用火烧水泼裂石头；疟疾
横行，民工们一边修路、一边倒下……尽管困难重重，但时间不
等人！

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沿线各县县长发紧急电令，其
中有一封特别的信，信封上贴着两根鸡毛，木匣子里装着一副
手铐。“鸡毛信”，在旧时代表的就是十万火急，再加上一副手
铐，这紧急程度可想而知。

这封信是寄给时任龙陵县县长王锡光的。信中写道：“逾期

不能完成修路任务，按贻误军情论处，县长自戴手铐到昆明听
候处分。”

王锡光一看，这哪是催工？这是要命啊！
当时，潞江区工程进展缓慢，王锡光到潞江找到任区长

的土司线光天，给他看鸡毛信和手铐，并说：“我是流官，你是
世袭土司，潞江拉了后腿，昆明我是不去了，只好拉着你跳怒
江了。”

线光天听后心急如焚，寝食不安，竭力组织施工，不敢怠
慢。最终，这条用血肉铺就的公路，仅用9个月就全线贯通，创
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所以，滇缅公路不仅是地理上的“生命线”，更是民族精神
的象征。无论是“鸡毛”还是“手铐”，是责任，更是生死状。它告
诉我们：在国家存亡之际，没有退路，只有拼死向前！

1.跨越天堑 劈山填壑

滇缅公路西段要翻越横断山系纵谷区的云岭、怒山和
高黎贡山余脉，跨过漾濞江、胜备江、澜沧江、怒江等急流深
谷，工程异常浩大艰险。

面对日寇的穷凶极恶和自然环境的狂暴凌虐，云南人
民仅用了9个月时间，硬是在悬崖绝壁、峡谷急弯之中打通
了一条维系抗战的生命通道。

2.共体时艰 勠力同心

1938年 1月，滇缅公路沿线各县和设治局征调民工陆
续到达指定工地，加上雇用的石工、木工等，西段每天约有
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德昂、苗、傈僳等10个民族的
13.5万民工在路施工，加上东段加固路基、桥涵的各县民工
6万人，滇缅公路高峰期每天施工人数高达20万人。

1937 年 12
月15日，时任云
南省政府主席龙
云饬令保山、云
龙两县县长电复
滇缅公路修筑进
展情况的电报。

3.同仇敌忾 群英毕至

修筑滇缅公路，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急需有经验的
工程技术人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派出一批工程技术专家来滇
协助工作。来自国内外的一批有抱负的青年，也经过短期培
训加入筑路大军中。

滇缅公路旁的宣传标语上写着“前方努力杀敌守土，后
方努力耕种建设”。

5.血肉筑路 民族丰碑
在筑路过程中，因公

死亡人数不下 3000人，因
公伤残者达万人之多。
总工程师谭伯英日记里
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

“平均每推进 1.6 公里就
有 3 人伤亡，全线土石
方量足够绕地球赤道三
圈。当 3000 多具遗体被
就地掩埋在路基之下时，
这条公路已不仅是交通
线，更成为了民族精神的
纪念碑。”

1939年7月17日，交通部滇
缅公路运输管理局第六工程段送
腾冲县伤亡民工一览表的呈文。

6.抗战通途
中外瞩目

1938年 8月底，滇缅公
路全线土路通车。同年底，
首批由苏联援华的军需物
资经滇缅公路运入昆明。

第一批援华物资沿滇缅
公路运进昆明城。

7.托举山河 日夜不休

滇缅公路一通车，立即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连
通外界的陆路交通动脉，数万吨汽油、枪支、药品、
机械等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运入内地，承担起全国
抗战物资90%的运输量。

8.南侨赤子 热血报国

1939年，近3200名南洋华侨青年响应侨领陈嘉
庚的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来到滇
缅公路这条抗战运输生命线，冒着枪林弹雨为抗战
前线运送军需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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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通桥
位于龙陵县与施甸县交界，是云南首

座钢索吊桥，倚悬崖、跨怒江。为保运输，抗
战时期改造为宽4米、载重10吨的公路桥。
1942年5月5日，日军逼近惠通桥西岸，守
桥工兵炸桥断敌渡江。我方得以凭怒江天
堑，与敌对峙两年。1944年8月，惠通桥修
复通车，有效支撑反攻战取得胜利。

功果桥
位于云龙县，横跨澜沧江，是 1938年

6月修建起的悬索桥，以木质桥面承载初
期运输。其荷载仅 7.5吨，难承物资之重。
于是后期在功果桥上游 700米处，修建起
了功果新桥，即昌淦桥。

昌淦桥
位于云龙县，横跨澜沧江，1940年 11

月 4日，这座H-10级的钢桁构加劲钢索
吊桥建成通车。为截断国际救援大通道，
滇缅公路上的桥成了日军轰炸的集中目
标，昌淦桥通车仅 40天就被炸断。敌轰
炸，我抢修。功果桥、昌淦桥两桥与渡船、
浮桥交替保通，源源不断把援华物资输送
至内地。

讲述人：杨洁
云南省档案馆工作人员

云南省档案馆有一份档案，是1938年尹自忠等28名腾冲
县筑路民工联名写给云南省建设厅的呈文。

呈文开头，就展现了民工们对修筑滇缅公路重要性的深刻
理解——面对日军试图封锁沿海、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他们
清醒地认识到：“惟海岸既被封锁，一切运输自感重大困难，为
力图补救，计滇缅公路遂成为举国瞩目之生命线。”

可那时，滇西百姓生活清贫，劳役十分沉重。档案记载，
“数万民工平时多出卖劳力担负全家衣食，一旦奉派筑路，
不惟一家大小啼饥号寒，衣食无着，即自己伙食亦需典贷找
借，各自筹备。数月以来，始则挖肉补疮，变卖所穿衣服及所

带行李，以救急一时。久则衣物荡然卖无可卖，则不得不餐
风露宿，枵腹从公，而饥寒致病，因病致死者累累荒冢，实不
知凡几。”

但即便这样，他们依然坚持着。正如电文中所写：“故自去
岁修筑以来，一般民工莫不茹苦含辛，以期筑路救国。”短短
20 多个字，却道出了筑路民工的苦难与坚韧，以及筑路救国
的决心。

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也说道：“滇省原为贫瘠之区，但
国事如此，誓将政府历年所蓄，及民间所有公私力量，悉数准备
贡献国家。”

今天，我们重读这份档案，不仅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更要记
住：国家需要时，普通人该如何扛起责任。正如档案中所写：“人非下
愚，固亦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

讲述人：张云鹏
南侨机工后人

我的父亲张智源是第九批回国的南侨机工。他
生前很少提及那段经历，直到翻开父亲的回忆录和
珍藏的旧照，我才明白滇缅公路承载着怎样的传奇。
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日军飞机炸毁澜沧江上的功
果桥后，工程技术人员用空汽油桶和厚木板搭建浮
桥的壮举。这个看似简陋的应急方案，却创造了战时
运输的奇迹。

滇缅公路一通车，立即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连通
外界的陆路交通动脉。日军为了切断这条运输线，
就专门盯着沿途的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进行狂轰
滥炸。

当时，技术人员和南侨机工收集了大量空汽油
桶，将几十个空汽油桶连在一起，上面铺设厚木板，制成
简易的汽油桶渡船。渡船两端用钢缆固定，汽车开上渡
船后，由人工或机械拉动钢缆，通过渡船在两岸之间往
返运送车辆。

然而，这种简易的渡船既不安全，效率又低。于是，大
家又想出了更稳妥的办法：将多个汽油桶渡船连接成汽
油桶浮桥，这样既可增加稳定性，也大大提高运输效率。
把浮桥从中间断开，两边浮桥顺流而下，隐蔽于江边，可
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当日机飞走后，再把浮桥拉拢，便成
了一座开启式浮桥。

日军始终想不通，为什么炸断了桥，物资还能源源不断
送往内地。其实哪有什么奇迹，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勇
气。这样的场景在滇缅公路上不断上演，惠通桥先后6次被
炸毁，又6次重新修复。每一次被炸，都有无数工程技术人
员、民工和南侨机工冒着生命危险在抢修。这就是“炸不断
的功果桥，切不断的滇缅路”。

讲述人：唐莉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讲师

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通车时，人们或许未曾意识
到：维系这条运输大动脉的不仅是道路本身，而且更离不
开沿线那些用砖石木瓦筑起的管理站、加油站、招待所、职
员住宅、疏散新村等战时功能性建筑。它们不仅为运输提
供必要服务，更在战火中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与创新性。

1940年8月13日，日军空袭摧毁昆明西站加油站，燃油补给
线受损。次年3月，工程师吴桢带队紧急踏勘重建。这些重建的
加油站设计很有特点，以昆明西站亚细亚加油站为例，其采用轻
型化与分散式布局，油罐区与营业区分离，建筑数量少、间距大、
样式简单，这样既能保证加油效率，又降低了被轰炸的风险。

除了加油站，职工生活保障设施也同样重要。1941年修建
的下关疏散新村，就包含有单身宿舍、住宅、小学等百余所建筑。
它们依山而建，全部采用单层设计，使用毛石做墙基、红土夯墙、
双坡筒瓦顶，既隐蔽又实用。

这背后凝聚着当时中国建筑师的智慧与担当。像留美归来的
徐敬直、李惠伯等工程师，他们既精通现代建筑理论，又善于汲取
民间工匠经验。在“需求激增而资源枯竭”的困境中，用石灰替代水
泥、铁皮覆茅草等创新做法，展现出惊人的专业智慧。

8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由毛石墙基、双坡屋顶构成的战时建
筑群，大多已湮没在历史中。但中国建筑师用专业力量守护运输
命脉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民族存亡之际，他们用图纸丈量
希望，以工程实践诠释救国担当。

不是公路是血路

滇缅公路东起昆明，西至
畹町，过界河至缅甸腊戍，其中
东段为昆明至下关段，已于
1935年土路通车。而西段由下
关起至滇缅交界的畹町河止，
全长547.8公里，横亘在横断山
脉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之
间，脚下是奔腾咆哮的漾濞江、
澜沧江、怒江等急流深谷，工程
异常浩大艰险。

1938年初，庞大的“筑路机
器”轰然启动，而驱动这“机器”
的，除了来自全国的工程技术
人员，还有 20万云南各族百姓
的血肉之躯。

当时，青壮年大多已奔赴抗
日前线，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了
修筑滇缅公路的主力。大理白族
妇女杨桂英带领的“娘子军”，在
怒江段创造了日铺碎石80立方
米的惊人纪录。她们发明的“竹
簸箕接力传石法”，被编入工程
手册，成为那段艰苦岁月中闪耀
的民间智慧。

滇缅公路施工全线铺开
后，筑路大军为了抗日救国的
共同信念走到一起，在险峰深
涧间与天争路，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和牺牲。

一份 1938年腾冲县 28位
筑路民工代表的联名上书，全
文浸透血汗与赤诚。

文中描述了滇西各族民工
如何不惧困苦，筑路救国——

“人非下愚，固亦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之义，惟是工程艰巨，非
旦夕所能蒇事，数万民工平时
又多出卖劳力，担负全家衣食，
一旦奉派筑路，一家大小啼饥
号寒衣食无着，即自己伙食亦
需典贷找借，各自筹备。数月以
来，始则挖肉补疮，变卖所穿衣
服及所带行李，以救急一时。久
则衣物荡然，卖无可卖，则不得
不餐风露宿，枵腹从公而饥寒
致病，因病致死者累累，荒冢实
不知凡几……”

据 1938年保山县呈：“负
修坡脚至龙洞段 146.4公里，1
月开工，4月 20日完工，死亡男
工 523人，女工 28人。”盈江设
治局报：“负修白花洼至新桥
河段 10公里，自年初开工，至
今（4月）完成期间，民工死亡男
156人，女 23人。”仅从这两局
的数字看，在恶性疟疾盛发之
前便已死亡 730人之多，可见
总体伤亡之惨重。

炸不断的生命线

4.不畏险阻 工程奇迹

据档案文献记载，至1939年7月“综计滇缅公路由昆明
至畹町，全长 959公里，共有土方 19983960立方米；石方
1875497.055立方米；桥梁 536座；石涵洞 2198个，木涵洞
1114个；石挡墙 477.8米；铺路碎石 1108739.62立方米。路
面包括安宁至凤仪段在内，共铺筑泥结石路面 957公里”，
这是公路修筑史上的工程奇迹。

鸡毛信

滇缅公路路线图（1938年7月）。 云南全省公路局滇缅公路各项工程移交总表。1939
年7月18日，云南全省公路总局致函滇缅公路运输管理
局，附上了各项工程移交清册。

仰光分处十二月份下半月应行内运急资表
（1941年12月10日）。

西南运输处1939年4至11月份南侨机工驾车肇祸表。

1940 年 12 月 17 日，
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昆明
办事处关于敌机轰炸功果
桥受损情况的电报。

一封来自1938年的呈文

滇缅公路上的建筑智慧

炸不断的功果桥
切不断的滇缅路

筑路歌碑

讲述人：黄谦
云南省档案馆工作人员

这是一块特别的石碑——《修滇缅公路纪念歌》石
碑。碑高133厘米、宽80厘米，上面刻着80多年前时任龙
陵县县长王锡光写的《筑路歌》。

“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造桥梁，利济渡。
裹粮携锄沧潞边，哪管老弱与妇孺。龙永派工各一万，有
如蚂蚁搬泰山。”《筑路歌》真实记录了20万民众修路的
艰辛。字字句句，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这首歌后来
也被印在滇缅公路工务局的信笺上，广为传唱。

滇缅公路的修建究竟有多难？据史料记载，这条公路
需翻越横断山系纵谷区的6座巍峨群山、8处绝壁深渊，
并横跨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急流深谷。

王锡光为此在歌中写道：“不是公路是血路，千万雄工中外赞。”
这块歌碑不仅见证了“伟大工程三千里，几月完成齐苦干”的

筑路奇迹，更铭刻着云南各族民众“努力打开生命线”的抗战决心。

正如歌中所写：“最后胜利确把握，驱逐强盗国土复。还我
山河武穆志，坚定信念兴民族。”

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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